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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将适应性循环理论模型运用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领域，构建乡村生产空间

系统运行状态的评估模型与指标体系，根据适应性循环理论中“潜力—连通度—恢复力”的大小

及增减关系，建立三维坐标轴，将 2009、2014、2019 年重庆市各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潜

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数进行空间落位，与适应性循环周期各个阶段相匹配，划分各个区县乡

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阶段进而解析其驱动机制，其结果表明：①在理清乡村生产空间系统

适应性循环学理过程的基础上，建立三维坐标轴，将“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数进行空间落

位，与适应性循环阶段特征相匹配，判别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阶段的方法，弥补并完善了系统

阶段划分在数理分析支撑下的缺失，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②2009—2019 年，重庆市各区县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处于适应性循环的正向循环，主要为开发阶段和保护阶段，其中巴南区等 16

个区县由开发阶段（r）向保护阶段（K）演进。③重庆市各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在内外交互力

的作用下，潜力、连通度、恢复力变化各异，推动着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的演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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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兴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乡村多元主体在乡村生产空间中通过开展各种生产活

动，形成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一定结构形态和功能组合机制的空间集合体
［1］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作

为践行产业振兴的主战场，其“人”与“地”要素按照一定规律相互交织，通过与外界环境发生交互作用

（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信息传递），发生着要素重组、结构重构、功能转型，进而促进乡村生产空间系

统发生演化。目前，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双轮驱动下，中国乡村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动能、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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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组织方式与构成等呈现出新时代特征，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所面临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的扰动兼具复杂

性、不确定性和难预测性。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为应对这一复杂的扰动，通过更为复杂的要素重组、功能转

型以实现系统演化。然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作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多种形式之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长期以来便持续遭受着来自各类事件的冲击和扰动，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结构。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并非

顺利完成向高级阶段进阶，有可能会走向倒退甚至崩溃。因此，如何准确判别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所处的阶

段，分析不同阶段的特征及其驱动机制，是理解系统有序、健康运行以维持系统稳定的关键。目前，关于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层面
［1-4］

，一是侧重于解析系统本身，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内涵、

要素构成、运行机制及其系统演化的逻辑，二是重点关注于系统的表征，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脆弱性、

适应性和韧性等。尽管这一系列成果为理解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对于乡村生产空间系

统的阶段划分的研究较少。当前，学界主要从生态学、管理学等学科入手，在系统演化过程与特征
［5-7］

、

驱动机制与路径机理
［8-9］

、演化规律与模式
［10-13］

等领域积累了系统演化阶段划分的丰硕成果，可为本研究

的开展提供理论借鉴与方法参考。

重庆市作为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兼具“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库区、多民族”的特殊地域环境。自

2007 年设立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以来，在地票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诸多方

面进行了大量试点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19 年重庆市西部片区被列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试验区聚

焦于“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等五大试验任务，突出以“人”为核心，重点通过推动城乡要

素合理流动，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予以先行先试。目前，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在经历要素重组、

空间重构和功能转型等发展进程中，均面临因利益相关者多元需求与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相互竞合而形

成的各种复杂的、不确定的、难预测的扰动。选择重庆市作为研究区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不同阶段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对于理解和促进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合理有序演化，有步骤、分

阶段，因地施策逐步开展产业振兴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因此，本文以适应性循环理论为依据，在理清乡

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学理过程的基础上，建立三维坐标轴，将“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数进行

空间落位，从而判别 2009—2019 年重庆市各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阶段并分析其特征，进而解析其

驱动机制，为推动产业振兴而提供稳定的空间载体提供理论支撑。

1 理论框架

适应性循环理论由 C.S.Holling 为首的国际学术组织“恢复力联盟（ResilienceAlliance）”最早提

出
［14］

，用于解释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及其动态发展过程，可将系统演化过程定量化和具象化，克服了

演化阶段划分中偏向于定性和较为主观的弊端，在刻画系统演化过程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目前，适应性

循环理论已成为复杂系统连续性研究的重要基础理论
［15-18］

，它将系统演化一个周期划分为四个动态阶段：

开发阶段（r）、保护阶段（K）、释放阶段（Ω）、更新阶段（α）
［19］

，其中，开发阶段和保护阶段为正

向循环（系统在不断积累资源和吸收外界能量的过程中，稳定向较强，向前发展迅速）；释放阶段和更新

阶段为逆向循环（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系统功能得以调整或者损失，系统存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或

者创造更新的可能）。社会—生态系统受到扰动后系统变化的状态可以通过“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

个属性予以表征
［20-21］

，潜力是指系统自身资源禀赋本底条件，反映系统演化的物质基础；连通度是指系统

与外部或系统内部各组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反映系统内或与外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数量与频率；

恢复力是指系统受风险干扰后维持自身功能和结构的能力，反映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
［22-26］

。乡村生产空间

系统作为复杂开放动态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其演化的实质就是在多重要素的扰动下，乡村生产空间系统

内部要素发生要素重组、空间重构和功能转型的过程。当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外界物质、能量和信息通过界

面输入系统内部后，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系统将按照原有运行状态运行；但随着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外界环

境发生变化，一些新的可观察和可控制的变量输入系统，当外部的这些参变量继续加大，突破存在的一个

临界点
［27］

，这些“力”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制约、阻碍着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内部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



从而引起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结构和功能不停地震荡和变化
［28］

。与此同时，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通过吸收、

重组、更新的方式进行自组织运行，改变系统原有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方式，在内外扰动的共同作用下，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重属性相应发生着显著变化，系统发生适应性循环

阶段演化，产生新的要素、新结构和新功能，并向外输出新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图 1）。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辖 26区 12 县（渝中区 100%城镇化，故不计入样本），辖区总面积 8.24 万 km
2
。截至 2020 年，

重庆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6361 元，仅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0.90%，城乡收入

差异较大。2007 年国务院批准重庆市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大量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促使

乡村建设跨越式发展，全市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此同时，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也面临着乡村人口

非农化与兼业化严重、生产主体需求错配、生产空间配置矛盾、环境污染
［1］

等矛盾，对其开展研究具有很

好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另根据《重庆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重庆市可分为“一区两群”，

“一区”指“主城都市区”，“两群”指“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图 2）。



2.2 数据收集与整理

本文的数据包括空间与属性数据。空间数据主要包括利用 Bigemap 以及走访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而获得的重庆市土地变更调查数据、DEM 数据等。属性数据主要分为社会经济数据、生态环境数据和人口

流动数据，通过实地走访重庆市统计局以及各区县的统计局、林业局、生态环境局、网站查询等方式获取。

由于政策颁布后生效会有一定的滞后性，故选取在重大政策颁布后 2年的时点数据作为研究数据。2007 年

重庆市纳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个重大政策的

出台，促使重庆市农村改革速度加快，人地关系演变复杂，故选取 2009 和 2019 年作为研究期始末，以 5

年为时段，搜集了重庆市各区县 2009、2014、2019 年三年的相关指标的时点数据。其中，社会经济数据来

源于 2010、2015、2020 年的《重庆调查年鉴》《重庆统计年鉴》以及重庆市区县层面的统计年鉴；水土流

失率、森林覆盖率等生态环境数据来源于 2010、2015、2020 年的《重庆市水土公报》《重庆市森林资源公

报》等；人口流动数据来源于重庆市村镇管理信息系统。自 2007 年以来，研究团队长期扎根于重庆市乡村，

多次对重庆市多个区（县）展开实地调研，积累了与乡村建设与发展相关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并建立了“农

户—土地”数据库，为适应性循环结果验证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认知和翔实的数据资料。

表 1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潜力一连通度一恢复力”评估指标体系

准 则

层 指标 内涵

正 负

性 计算方法 单位 权重

潜力

人均耕地面积 反映生产空间的生产潜力 + 耕地面积/乡村总人口 m
2
/人 0.139

森林覆盖率

反映生产空间的生态涵养潜

力 + 林地面积/研究单元面积% 0.379

复种指数 反映生产空间的利用程度 +

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

积 % 0.121

水土流失率 反映灾害对生产活动的扰动 —

水土流失面积/研究单元

面积 % 0.221

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反映生产空间的经济价值潜+ 农林牧渔业产值/乡村总万元/人 0.141



力 人口

连 通

度

地形起伏度

反映地形对生产空间连通度

的影响 — 高程最大值-高程最小值m 0.233

人口流动率

反映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人口

的开放性 +

流动人口/研究单元总人

口 % 0.296

公路网密度
反映乡村生产空间系统 1内外

界交流便利水平
+

公路总里程/研究单元面

积
km/hm

2
0.197

农产品商业化产值占比反映农产品市场化的贡献度 +

农产品商品化产值/研究

单元

GDP

% 0.121

乡村居民人均交通信息

支出

反映乡村居民 1内部或与外界

交流的程度
+

农村居民交通通讯支出/

乡村总人口
万元/人 0.153

恢 复

力

二、三产业发展水平

反映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产业

发展韧性 +

二、三产业产值/研究单

元 GDP % 0.193

人均粮食产量
反映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粮食

安全保障能力
+ 粮食总产量/乡村总人口t/人 0.438

农林水事务财政支持强

度 反映财政投入的支持力度 +

农林水事务支出/耕地面

积 万元/hm
2
0.097

农业机械化投入强度 反映科技对乡村生产活动的

支持作用

+ 农业总动力/耕地面积 kW・h/hm
2
0.120

乡村电力设施水平 反映生产空间系统基础设施

水平

+ 乡村总用电量/研究单元

人口

kW-h/人 0.152

2.3“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 C.S.Holling 提出的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重属性的界定，

以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的学理认知，结合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现势性，依照科学性、

系统性、可操作性等原则
［2］

，从“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个维度构建其指标体系，共设 15 项指标（表

1）。其中，潜力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内生资源禀赋的重要表征，选取人均耕地面积、复种指数来反映乡村

生产本底；选取森林覆盖率来反映乡村生态本底；选取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反映乡村生产水平；研究区

处于西南山地丘陵地区，是典型的山地地形，故选取水土流失率作为灾害对生产活动的自然扰动。连通度

是系统与外部或系统内部各组分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重要表征，选取地形起伏度作为影响系统连通度的负

向指标，以人口流动率、农产品商业化产值占比表征人口、资金等要素的流动；以公路网密度表征系统内

部或与外界交流的便利水平；以乡村居民人均交通信息支出表征乡村居民与外界或内部交流的程度。恢复

力是系统抵御扰动维持其功能的能力的重要表征，选取二、三产业发展水平表征系统产业韧性；选取乡村

电力设施水平表征基础设施完善程度；选取人均粮食产量表征粮食安全水平；选取农林水事务财政支持强

度表征财政投入强度；选取农业机械化投入强度表征科技支撑水平。

2.4 权重确定与评价值计算

①数据标准化与权重计算。熵值法能够深刻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具有较强的客观性，既

可以克服主观赋权法无法避免的随机性、臆断性问题，还可以有效解决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问题
［29］

。

据此，在本文的研究中，采用熵值法计算指标的客观权重，计算步骤如下：



式中：Zij 为指标的标准化值；Xij 为指标的原始值；i 为第 i研究单元；j为第 j 评价指标项。计算

第 j项指标第 i研究单元指标值比重：

计算第 j项指标信息熵值：

计算信息熵冗余度（差异性系数）：

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②采用加权求和法分维度计算各研究单元潜力—连通度—恢复力评价值：

m

式中：Fi、Ri、Ti 分别为第 i 研究单元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中的潜力指数、连通度指数、恢复力指数。

经检验，该指标体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 bach'sAlpha 系数值为 0.830，大于经验阈值 0.700，符合指

标表征性和一致性要求。



2.5 适应性循环阶段判别模型

借鉴相关研究
［30-32］，

建立三维坐标轴，根据一个适应性循环周期内适应性循环阶段的潜力、连通度和

恢复力的大小及增减关系，将适应性循环的“环”在坐标轴中固定，将各个区县的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潜

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数进行空间落位，进行匹配，判别各个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适应性循环阶段

（图 3）。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至少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对于单独一个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而言，随着时间

的演变，系统适应性循环不仅是在一个循环内发生阶段演化，还可能在完成一个循环后演化至第二个循环；

二是对于同一时间段的不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由于不同系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样本可能并不处于一个

循环内。故对于本文而言，处理样本量较大的样本，需要对其所处的不同循环进行区分，以体现不同系统

的差异性、使得划分结果更符合发展实际。

3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阶段判别

3.1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时空演变

根据公式（6）～（8）计算重庆市各区县潜力—连通度—恢复力，并运用 ArcGIS 软件采用自然断点法

将各个区县的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数予以可视化表达（图 4）。

①潜力。重庆市 2009—2019 年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平均潜力为 0.333～0.399，稳中有升。空间上看，

呈现出“两高一低”（“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两极高，“主城都市区”

低）的空间格局。其主要为“一区两群”的自然禀赋和未来的发展定位差异所致，其中“渝东北三峡库区

城镇群”的柑橘、中药材、牛羊等特色产业优势明显，形成了柑橘、榨菜、脆李 3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拥有良好文旅产业融合基底，多业态及其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生产空间系

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②连通度。重庆市 2009—2019 年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平均连通度为 0.288～0.355，稳定上升。空间上

看，呈现出由“主城都市区”到“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再到“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的梯级差异。

“主城都市区”受中心城区的辐射与带动，其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部中的要素流

动更为频繁，将优势转化为增长动力，增间上看，“主城都市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恢复力明显高于其

他两群。这与经济发展水平、乡村投入息息相关。“主城都市区”生产要素集中，经济、信息、技术优势

较为突出，其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抵御风险能力较强且发展较快；在扶贫脱贫和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重庆

市实施差异化的财政体制，“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和“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乡村投入得以迅速增

长，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都显著地提升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

恢复力。3.2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的适应性循环阶段判别结果根据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阶段判

别模型（图 3），将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数进行三维空间落位，以潜力

—连通度—恢复力三个指数加权求和的平均值为参考，再结合对区县调研形成的实地认知以及重庆市乡村

发展的已有研究成果
［33-34］

，将 2009—2019 年重庆市 37 个区县的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分为两个不

同层次的循环，即第一循环与第二循环，其中，第二循环在发展阶段上高于第一循环，同时对各区县乡村

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进行判别（图 5，表 2）。



由图 5和表 2可知，总体上，重庆市各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属于正向循环，处于开发阶段与保护阶

段中。由于“一区两群”同一区域的区县其自然资源条件和政策环境条件趋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往往有

着类似的功能和结构，故在三个地区中分别选择“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数之和最接近区域平均值的

区县，即选择巴南区（主城都市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丰都县（渝东

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并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巴南区（主城都市区）。总体上，研究期间巴南区潜力和连通度稳步发展，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通过不

断积累资源和吸收外界能量，系统结构与功能优化升级，处于正向循环，但各个时段差异明显。2009—2014

年巴南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恢复力都明显上升，且增速较快，系统处于第二循环中的开发

阶段，主要因为 2009 年重庆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国家和市级层面出台大量的优惠政

策，各利益相关者响应强烈，系统运行处于加速量变状态；2014—2019 年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

继续保持上升，恢复力略有下降（从 2014 年的 0.432 下降到 2019 年的 0.407），属于开发—保护阶段，

主要由于政策红利转化成效能的效果开始下降，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面临着停滞甚至陷入僵化的风险。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尽管研究期间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乡村生产空

间系统处于第一循环中的开发阶段，但不同时段其特征各异。2009—2014 年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潜力、连通

度、恢复力都明显上升，且增速较快，系统受到干扰剧烈，而 2014—2019 年系统潜力、恢复力继续保持上

升，连通度略有下降。总体上其潜力高于同时期的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平均水库区城镇群”，因重

庆市村村通户户通等政策落实，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其连通度得以稳步提升。

③恢复力。重庆市 2009—2019 年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平均恢复力为 0.134～0.395，发展迅速。空平，

但是连通度、恢复力指数都显著低于同时期重庆市区县的平均水平，主要因为林地和耕地资源丰富，乡村

生产空间系统本底条件较好，但与之相匹配的产业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略显不足，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抵御

旱涝的能力差、系统韧性较弱。



表 2重庆市各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数及适应性循环阶段

区县

2009 2014 2019 阶段

潜力 连通度恢 复

力

潜力 连 通

度

恢复力 潜力 连通度 恢 复

力

2009?201

4

2014—2019

巴南区 0.339 0.376 0.152 0.354 0.4100.432 0.395 0.433 0.407 2-r 2-K

璧山区 0.350 0.320 0.209 0.374 0.4390.412 0.395 0.475 0.492 1-r 1-K

城口县 0.531 0.116 0.114 0.541 0.1380.408 0.580 0.188 0.342 1-r 1-K

北碚区 0.289 0.430 0.301 0.284 0.4940.454 0.350 0.573 0.419 2-r 2-K

大渡口区 0.232 0.588 0.276 0.364 0.7180.317 0.367 0.710 0.467 2-r 2-r

大足区 0.211 0.295 0.107 0.217 0.3040.409 0.246 0.370 0.466 1-r 1-r

垫江县 0.222 0.280 0.082 0.248 0.2830.378 0.297 0.254 0.398 1-r 1-r

丰都县 0.369 0.180 0.064 0.386 0.1970.373 0.423 0.216 0.418 1-r 1-r

奉节县 0.420 0.179 0.068 0.428 0.1590.348 0.459 0.192 0.363 1-r 1-r

涪陵区 0.360 0.264 0.163 0.359 0.3340.402 0.393 0.312 0.415 2-r 2-r

合川区 0.195 0.263 0.097 0.213 0.2830.450 0.252 0.355 0.449 1-r 1-K

江北区 0.196 0.558 0.228 0.253 0.6710.320 0.286 0.813 0.276 2-r 2-K

江津区 0.325 0.271 0.096 0.316 0.2970.413 0.367 0.345 0.419 2-r 2-r

九龙坡区 0.240 0.570 0.329 0.235 0.6700.332 0.291 0.838 0.341 2-r 2-K

开州区 0.358 0.142 0.071 0.357 0.1640.331 0.402 0.155 0.332 1-r 1-K

梁平区 0.301 0.268 0.077 0.309 0.3000.342 0.342 0.269 0.344 1-r 1-r

南岸区 0.227 0.520 0.213 0.213 0.6050.239 0.255 0.632 0.226 2-r 2-K

南川区 0.438 0.219 0.106 0.470 0.2300.452 0.550 0.258 0.474 2-r 2-r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

县 0.456 0.209 0.079 0.467 0.2250.387 0.503 0.221 0.409 1-r 1-r

綦江区 0.330 0.242 0.103 0.352 0.2750.310 0.415 0.318 0.381 1-r 1-r

黔江区 0.431 0.227 0.154 0.447 0.2410.405 0.483 0.269 0.366 1-r 1-r

荣昌区 0.263 0.315 0.089 0.286 0.3510.432 0.371 0.325 0.433 1-r 1-r

沙坪坝区 0.264 0.501 0.371 0.517 0.6310.516 0.479 0.696 0.517 2-r 2-K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0.475 0.187 0.067 0.488 0.1870.422 0.519 0.188 0.391 1-r 1-r

铜梁区 0.265 0.287 0.115 0.262 0.2990.394 0.324 0.321 0.415 1-r 1-K

潼南区 0.235 0.337 0.045 0.230 0.3270.357 0.271 0.381 0.440 1-r 1-K

万州区 0.290 0.271 0.160 0.315 0.3210.351 0.341 0.348 0.341 1-r 1-K

巫山县 0.425 0.135 0.069 0.447 0.1380.338 0.477 0.140 0.308 1-r 1-r

巫溪县 0.513 0.139 0.074 0.527 0.0990.363 0.547 0.093 0.401 1-r 1-r

武隆区 0.486 0.201 0.109 0.477 0.2420.359 0.596 0.215 0.386 1-r 1-K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

0.426 0.202 0.122 0.460 0.2490.468 0.507 0.234 0.444 1-r 1-r

永川区 0.286 0.305 0.138 0.279 0.3840.443 0.322 0.415 0.454 1-r 1-K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

0.465 0.147 0.057 0.463 0.1650.358 0.494 0.172 0.375 1-r 1-r

渝北区 0.242 0.368 0.182 0.308 0.5980.385 0.351 0.583 0.327 2-r 2-K

云阳县 0.339 0.176 0.056 0.347 0.1660.327 0.478 0.192 0.335 1-r 1-r

长寿区 0.223 0.319 0.142 0.229 0.3660.417 0.302 0.394 0.433 1-r 1-r



忠县 0.311 0.237 0.070 0.277 0.2560.384 0.330 0.229 0.425 1-r 1-r

平均值 0.333 0.288 0.134 0.354 0.3300.385 0.399 0.355 0.395 - -

注：1-r 代表第一循环开发阶段，1-K 代表处于第一循环保护阶段，2-r 代表第二循环开发阶段，2-K 代表

处于第二循环保护阶段。

丰都县（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总体上研究期间丰都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处于第一循环中的开发

阶段。2009—2019 年，丰都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恢复力都明显上升，且增速较快，其潜力

指数高于同时期的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平均水平，但是连通度、恢复力指数都显著低于同时期重庆

市区县的平均水平。2013 年石渝高速贯通，丰都县充分利用紧邻大都市的优势，主动“融入主城、联动两

群”，承接主城都市区“溢出效应”，同时，丰都县 2017 年成功摘“帽”，通过大力发展以畜禽养殖为重

点的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4 机制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的驱动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状态是农村发展内核和农村发展外援系统之

间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综合结果［35］，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是乡村生产空间

系统应对外援驱动力（工业化、城市化、政策环境等）和内生发展动力（农业结构调整、新业态、多元主

体等）相互作用的响应表征。2009—2019 年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恢复力”（表 3）

三者共同作用，驱动重庆市各地区（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向着更高阶段演化升级，从而促进乡村产业

结构变化、生产方式变革、人地关系调整（图 6）。

表 3重庆市“一区两群”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数

重庆市“一区两群”
2009 2014 2019

潜力 连通度 恢复力 潜力 连通度 恢复力 潜力 连通度 恢复力

主城都市区 5.410 7.358 3.471 5.982 8.697 7.893 6.893 9.555 8.258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

群 4.084 2.131 0.910 4.187 2.226 3.947 4.681 2.281 4.012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

群

2.742 1.177 0.590 2.806 1.310 2.402 3.105 1.301 2.374



4.1 潜力水平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的首要基础能力

潜力水平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的首要基础能力，反映一个地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资源禀赋条件，

是系统演化的基础。2009—2019 年，“主城都市区”中巴南区等 11 个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至第二

循环阶段，占整个“主城都市区”的 55%。“主城都市区”潜力水平由 2009 年的 5.410 增长到 6.893，提

升了 1.483，远远超过了“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0.363）”和“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0.597）”。

一方面由于“主城都市区”地形平坦，资源本底条件较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明显优于“两群”，另一方

面由于该区域特殊的区位优势，在城市虹吸效应影响下，外部资源、要素更倾向于流入该地区，为该区域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加速演化提供了基础本底和外部动力。“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和“渝东北三峡库区

城镇群”受地形地貌的影响，耕地破碎化程度高，乡村发展水平低，但随着脱贫攻坚成功摘“帽”，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落实，其资源本底得到质的改善，其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也将加速，

而 11个区县维持乡村生产空间合理演化的经验为其因地施策开展产业振兴工作提供夯实本底，激发其内生

活力提供了借鉴，有助力于重庆市潜力水平整体改善。

4.2 连通度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的关键发展能力

连通度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的关键发展能力，影响着系统吸收利用外部资源要素和重组更新系统

内部功能、结构的水平。2009—2019 年“主城都市区”连通度指数从 7.358 增长至 9.555，增速达到 29.86%，

明显高于“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和“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的 7.01%和 10.56%。表明“主城都市区”



交通便利程度较高，资源要素流动频繁，内部各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内外交流密切，通过吸收新物质、

能量、信息，加速了系统演化，处于比较领先的阶段。而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虽然系统连通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刺激了系统内外交流的能力，但是远

不及“主城都市区”连通度的改善提供的系统演化动力，其中“主城都市区”中有巴南区等 13 个区县乡村

生产空间系统由开发阶段演化至保护阶段，“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6 个区县中仅有武隆区乡村生产空

间系统由开发阶段演化至保护阶段，“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11 个区县中万州区、开州区、城口县 3个

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由开发阶段演化至保护阶段。

4.3 恢复力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的持续发展能力

恢复力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的持续发展能力，反映系统抵御内外部扰动能力和要素重组、功能重

构的能力。2009—2019 年“主城都市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乡村生产

空间系统恢复力增速分别为 137.91%、302.07%和 340.87%，其主要原因是政策红利（2007 年重庆市被批准

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等）转化成效能的效果显现，增加了乡村

生产空间系统应对扰动能力，提升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恢复力，从而维持自身有序演化。同时，政策红

利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恢复力的影响随地区差异其影响程度不同，经济相对落后的“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

群”“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明显高于“主城都市区”，因此，提升政策的联动作用，充分发挥政策红

利增效的持续能力，是提升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恢复力以确保系统合理有序演化的关键。

5 讨论与结论

5.1 结论

①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时空分布差异明显。2009—2019 年重庆市乡村

生产空间系统潜力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

镇群”两极高，“主城都市区”低的空间格局；2009—2019 年系统连通度稳定上升，“主城都市区”最高，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次之，“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最低；2009—2019 年系统恢复力持续增强，

“主城都市区”远远高于“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②在理清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学理过程的基础上，建立三维坐标轴，将“潜力—连通度—恢

复力”指数进行空间落位，与适应性循环阶段特征相匹配，判别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阶段的方法，运用

重庆市各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阶段判别，总体上各区县处于适应性循环中的开发阶段与保护

阶段，处于正向循环，该方法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③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应对外援驱动力（工业化、城市

化、政策环境等）和内生发展动力（农业结构调整、新业态、多元主体等）相互作用的响应表征。潜力是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的首要基础能力、连通度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的关键发展能力、恢复力是乡村

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的持续发展能力，三者共同作用，促进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化。

5.2 讨论

本文尝试将适应性循环理论运用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领域，通过“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构建乡村

生产空间系统运行状态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在对关键变量变化情况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利用关键变量

的值进行空间落位，进而与适应性循环阶段特征相匹配，划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阶段，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阶段划分较为主观的难题，延展了适应性循环理论。然而，乡村生产空间

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因影响因素日趋多元且复杂，其演化的轨迹复杂，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对

指标体系的优化、尺度扩展（微观尺度），以及适应性循环阶段划分的精准性进行深化研究，为推行乡村

产业振兴提供稳定的空间载体而服务。

重庆市 37个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整体上属于正向循环，处于适应性循环的开发阶段与保护阶段中，

但仍有部分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出现了停滞或僵化。在新发展阶段，重庆市要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应依据各个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所处阶段实行合理有效的产业振兴政策和举措。主城都市区乡村生产空

间系统要发挥地理邻近优势，畅通要素流动通道，尽可能承接“重庆大都市”的溢出效应；“渝东北三峡

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在保护生态环境、全力营建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确保自然资源本底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应加强道路、管网、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产业配套服

务设施，为产业升级、延长产业链和产业融合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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